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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4/2021_2022__E4_BF_9E_

E5_AD_94_E5_9D_9A_EF_c57_614958.htm 他是从哈佛大学归

来的景观设计师，他是一个激烈的批判者，同时也面对着业

内的质疑；他送了1000册自己的著述给全国600个城市的市长

，“他们急于把城市建设好，只不过没有一个人能给出一条

好的道路”。 1997年，俞孔坚从哈佛大学归国以后，中国的

景观设计界就响起了他的批评之声，到2004年，他的批判更

加激烈、犀利10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纪录了

俞孔坚在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的演讲，他的演讲震惊现

场。此 文随后被人民网转载。 看看要建的CCTV大楼，

用1/10的钱，就可以建同样功能的建筑。一种意识与风行中

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 

再早，7月，他遭到中国园林界的”笔伐围攻”，因为他批评

某些人“陶醉于园林国粹”。 我愿意用同样的热切与由衷的

期望告诫我的同志们：要么陶醉于小桥流水和风景、景物的

“艺术”，要么勇敢地承担起设计和协调中国人地生态关系

的重任，再造安全、健康秀美山川。 更早，5月，在加拿大

召开的第40届国际景观设计师联盟（IFLA）世界大会上，他

又发表演讲，告诚西方景观设计设计师和建筑师。 在中国大

地向你们敞开欢迎的胸怀的时候，不要对中国大地上的自然

、人民、文化和“土地之神”视而不见，甚至藐视，不要用

你们的尽管垃圾来填塞处在景观饥饿中的中国大地。 他想破

什么?他又能立什么?10月29日晚间，本报记者对北京大学景观

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进行专访。 他们误解了现代性 记者



：关于CCTV新大楼，以前我听到的是跟你完全相反的评价

，比如它们的创新精神和先锋理念。 俞孔坚：我不是批评建

筑师，我是批评接受者。这样的建筑本来可以用1/10的造价(

：即大约的8亿元编者注)盖起来。现代建筑必须符合科学的

精神，现在它的科学性在哪儿，要花10倍的代价来解决结构

的问题，这不是科学，科学是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形式的问

题。 记者：我们看到很多非凡的建筑都有异端的造型，建速

它们的时候同样要花费高昂的代价，同时也全引发激烈的批

评。 俞孔坚：每一个独特的建筑都会有奇异的造型，只要有

钱都可以盖起来，这个没错。我的问题在于“只要有钱”这

个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在我们是不存在，在中国贫困地区很

多人的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我们要本着节约的精神来合理

地支出。 记者：你批评的这些建筑都是被公认的国际一流设

计师作品，比如CCTV新大楼设计师库哈斯，比如国家大剧

院设计师安德鲁，你有信心挑战这些“大师”的思想吗? 俞孔

坚：我有足够的自信跟他们挑战。库哈斯是哈佛的教授。我

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他是我的老师。库哈斯在哈佛大学是很有

争议的，一种批评就是说他不尊重所在国的环境和文化传统

，唯我独尊。他是研究纽约帝国大厦出身的，所以他懂得什

么样的建筑能够有震撼力，这方面他很有天才的。“鸟巢”

的设计师德悔隆也在哈佛大学讲授建筑学。刚好，我现在也

正在跟赫尔佐格合作做国家体育场的景观没计，他选择了我

们。 这些建筑师都是非常好的建筑师，是世界一流的。他们

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我们在主导他，是我们在让他

搞个80个亿的建筑，他当然要给你搞一个，只要你要求，他

什么都可以给你设计出来。你要有一个震撼力的建筑，他就



会给你。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给你设计个非常平民化的造价

非常低的，他照样能给你设计出来。明白吗?但恰恰你不是这

个要求。 记者：建筑师会有另外的说法，非凡的建筑可能成

为一座城市文明和现代性的标志。 俞孔坚：那是误解了现代

性，误解了文明、现代性不是 这样的。如果这，中国就是盖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千个CCTV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

的建筑，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

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偕的人地关系越

来越远。 “没有公民性的城市” 记者：我看到你批评中国城

市的景观设计，说“我们在犯100年前美国人所犯的错误”；

你批评中国城市建筑风貌，说“五千年未有之破坏”，你态

度如此决绝地批判中国城市的景观建设，能举出破坏的实证

吗? 俞孔坚：太多了。我跑过中国上百个城市，到处都看到对

海岸的破坏，对土地和河流的破坏，对森林和草场的破坏，

我看到太多的城市在建造大而无当的景观大道，建造无病呻

吟的广场。看到我们的城市到处充斥洋人倾倒的垃圾景观，

奢华的、封建的、帝王时代的建筑物充满城市的公共空间。

我们花费巨大的资金建造这些工程，还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

，没有认识到这些错误1oo年前美国人欧洲人早就犯过。 记

者：错误？也许有人仅仅把这理解为审美的差异。那么你批

评的逻缉是什么? 俞孔坚：我的批评是建立在对世界各国的城

市设计潮流和城市发展历史的了解上。世界很多国家，当一

座城市兴起的时候，都是在花赞巨大的代价建这个城市。但

建城市不是把城市建成个市民的城市，而是一个展示性的城

市。一百年前美国也是这样。1893年，美国做的一件举世瞩

目的事情就是在芝加哥举办世博会，通过世博会来向世界展



现美国的国家形象。从1893年开始，全美国的各大城市都在

大兴土木，大搞城市化妆运动，搞城市中心地带的设计，搞

展示性的广场，搞景观大道，最后发现是劳民伤财的事情。

美国人的城市化妆运动所犯的错误直到1970年代都一直在改

，到现在也还在改。建造这些工程的时候要花费巨大代价，

但是在拆除这些工程的时候要花费更大的代价。我们正在热

火朝天地重复着美国用巨大代价改正过来的错误。 记者

：1997年你以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的身份回国，那时候

就开始听到你对中国景观设计的批评，现在你的批评不仅没

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你现在所见到的城市景观比你

在1997年的所见破坏更加严重吗? 俞孔坚：应该是。这种破坏

在总量上来说是越来越多，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在加速发

展。1997年我开始反对“城市化妆运动”的时候，人们很吃

惊。很多人把城市化妆看成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但是我认

为很多人是在错误理解城市的现代性，他们事实上是在用封

建的意识和帝国心态来建造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城市。为什么

中国很多城市的广场会出现欧洲巴洛克式的广场，出现那种

一元的建筑语言，只有一种图案，一种对称的格局?这种风格

在欧洲是象征君主王权的，就像中国帝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

产物一样，它会有一条非常严谨的轴线。你看很多城市的广

场都是这样，一个政府大楼，中间一个大广场，一个中轴线

。而在广场的另一侧有可能就是流着臭水的平民街。建设这

个巨大的广场是花着纳税人的钱，它给城市带来什么好处，

对环境有什么改善吗?没有。可能更恶劣。 记者：你所理解的

城市的现代性走怎样的? 俞孔坚：科学地建设城市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城市社会学的，也就是关怀城市的居民。比如，在



城市出现的大量的平民，这么多的平民没有居所怎么办?这么

多平民的卫生条件差怎么办，科学地建设城市不仅仅只是造

一个景观，造一座大楼，造一条大道和广场，它要关注和解

决城市的社会问题；还有就是关注城市的生态环境，城市如

何有好的生态环境，城市如何对待山川，如何对待土地。在

古罗马之前，城市是神的城市；古罗马之后，城市转变为君

主的城市；只是到了当代，它才发展成为公 民的城市。必须

警惕的暴发户心态。 记者：在你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现实原

因是什? 俞孔坚：主要就星暴发户意识。中国现阶段的特色，

就是财富的突然暴涨。钱的来路决定了对待钱的态度。人要

是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钱，花起来会很认真很节俭。如果这

个钱一夜之间到来，或者干脆不知道从哪儿拿来的，就会乱

花。 在这个时代，“暴富”的也包括管辖城市的政府本身，

它通过转卖土地，把原来潜藏在土地上的那部分价值变成政

府的价值。这个钱来的太容易，只要红线一划就有钱了，这

种现象只有在这个时代才会有。这部分钱有的城市政府花起

来会很不珍惜。 土地开发商也是暴发户。他的资源就是土地

和利用土地做大量的房地产交易。这也是在中国当下才有的

。房地产商的利润本来足很低的，在国外达到20％就不得了

。在中国达到30％，40％甚至50％。看看我们的富豪排行榜

，有多少都是靠房地产暴富的？暴发者的心态就是要用金钱

价值来衡量一切。他就要把楼盖得豪华，装饰得壮丽，我们

可以看看街上的广告，都是在以富豪的消费模式导引时尚和

潮流。 除了暴发卢意识还钉就是封建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是

封建意识在决定着我们这个城市的建筑环境。 记者：你认为

一个没有问题决蓑机制是什么样的？ 俞孔坚：科学、民主和



法治的。首先是专家要科学理性地分析这个城市的构造和功

能，然后要有公众的听证，你的决策要体现市民的需求，而

不仅是市长的意志。要为人的生活造城市 记者：对于中国城

市景观，除了批评，你还有别的作为吗？ 俞孔坚：我成立了

一个“土人景观”和“土人建筑”工作室，我有200个志同道

合的同人，一起贯彻和实践我们共同的理念。 记者：怎样的

理念?或者说，你理想中的现代化城市景观应该是什么样的？ 

俞孔坚：我觉得应该考虑两大问题，就足民族身份的问题和

人地关系的问题。我有两个指标作为判断城市景观好坏的标

准，首先，看它的景观是不是有民族身份证，是不是有民族

特色、地方特色，它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人的；其次，看

它是不是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环境负荷的减少，这是

我的设计原则。 我们现在的建筑更多是在模仿古人，模仿中

国的古人，模仿欧洲的古人，我们使用的建筑语言都是死的

语言。中国当代要有活的城市，就必须要用活的语言，当代

中国人生活的语言。 一个国家越发这，越文明，它越知道平

常的重要性。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追求奇特的阶段和异常的

阶段，忘记了脚下的土地和脚下的文化。必须重新认识我们

的土地是美的，我们的稻田是美的。必须回到寻常和自然的

状态，追求日常的建筑，要走寻常的路，我们要为人的日常

生活造城市。 记者：你拿得出成功作品吗?这才是最有说服力

的。 俞孔坚：1999年6月，“土人”初次将一个“岐江公园：

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概念呈示给中山市规划局组织的专

家评审会，作为一个实验性的案例，“歧江公园”是我们倡

导和实践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一个样本。我们的主题和立

场呈鲜明的，那就是尊重足下的文化平常的和普通人的文化



，歌唱野草之美⋯⋯那些被践踏的被忽视的美。同时我们也

强调，并不足所有普通和平常的文化都可以成为艺术，也不

是自然的野草就是美的，是设计才使它们成为艺术，成为美

。 我在进行城市启蒙运动 记者：在目前的机制下，你的理念

只能通过人家的项目实现，比如市长们的，或者开发商的。

你怎么说服他们接受你的城市景观理念? 俞孔坚：首先我要进

行科学的城市景观设计理念启蒙。我送了1000册我的书给全

国600个城币的市长，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告诉他们城市美化运动的恶果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另外一

条思路。全国600多个城市，每个城市我都送书给市长。其次

，就是培训，我为全国600多个城市的市长授课。我也批评，

但是我的批评是有希望的批评，我会告诉他们出路和方向。 

记者：市长们反应如何？ 俞孔坚：当然，有的市长会接受，

也有的不以为然。但是我只要有10%甚至1%的人接受，我就

可以成功。 比如“岐江公园”这个案例。2001年初，公园的

建设进入关键时刻，彭建文副市长力排众议，使公园的一些

关键设计得以实现。“岐江公园”是个实验作品，允许失败

是实验能否继续的关键，正是中山市的决策者和主管部门对

实验性设计的积极态度，才使得这一项目得以完成。 我的态

度是：我直言不讳地批评，毫无私心地贡献自己的想法，如

果市长们同意了就做，不同意我也不会勉强，也就不跟他花

时间了。现在的市长，一般来讲层次还是很高，他可能只是

接触面受到局限，只要你告诉他，让他选择，他还是有判断

能力的。他们急于把城市建设好，只不过没有一个人能给他

一条好的道路。 现在很多人开始接受”歧江公园”，我的样

板被很多市长局长参观，很多市长对我的案例感兴趣，觉得



很新鲜，有不少市长打电话给我，请我到他们所在的城市做

景观设计，所有这些都给我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记者：开发

商反应如何？你的想法有不被接受的时候吗？ 俞孔坚：当然

。有一次在湖南，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我是哈佛回来的

，非请我做项目不可，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有水、有丘

陵、有林子，自然形态非常好，他想盖办么楼和别墅。我说

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再结台地形盖些建筑。但开发商

不肯，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房子造到山顶上，把山

底的湖填掉，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喷泉、广场。我根本下

不了手。砍掉的树让我心疼，填掉的湖让我心疼，削平的山

让我心疼。那些茂密的林子，至少要长20年啊!我说他，你这

种做法国际上早不流行了，但开发商就是听不进去。我说，

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你另请高明吧。 记者：我觉得

在中国国林界，你似平比较孤独，我看到有专家对你批评的

反批评，甚至是对你的“笔伐围攻”，尤其是你批评中园林

界沉迷于小桥流水之后。 俞孔坚：这里有审美的差异。但我

认为在中国景观设计这个学科整个是落后的，整个教育体系

、整个思想体系都不完善。 所以我要办教育，我就是要给当

代中国一个思想启蒙。我觉得我是在为我们的城市进行了一

次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记者：你似乎真理在手? 俞孔坚：我

认为真理在我的手里，因为我是可以被证明的。我通过整个

国际城市设计潮流的发展来证明自己；通过世界各国城市发

展的历史来证明自己；通过我自己的亲身实验的样板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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